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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如何重塑教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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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是衡量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准则,它不仅有利于教师自身的专

业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教学成效、优化教学过程。从1993年开始,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先后发布了5
个版本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其于2017年发布的最新标准由此前的《ISTE国家教师教育技术标

准和评价指标》更名为《ISTE教育者标准: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指南》(ISTEStandardsforEducators:A

GuideforTeachersandOtherProfessionals),但核心概念和深层内涵依旧指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目的

是为教师教育和教师培训提供规范和准则,促使其从单一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转向教师信息素养

的全面提升。该标准基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诉求,以赋权学生为核心,将教师的社会性角色划分为学

习者、领导者、数字公民、协作者、设计者、促进者、分析者7个维度,以此来构建评估指标,从而更好地阐

释了教师在数字时代的多重身份和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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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是衡量事物或人的基本准则,也被视

为职业专业化评价的重要依据。信息时代,衡
量教师是否具备高水平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首先需要确立科学合理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评估指标体系。2014年,我国发布《中小

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旨在

进一步规范化和标准化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促进教学和技术真正意义上的深度融合[1]。
通过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我国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改进教育教

学的意识和能力普遍提高。但2019年《教育部

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提升工程2.0的意见》指出,面对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变革对教师信息素养提出的新

要求,仍然存在着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不足等

问题[2]。与此同时,面对突飞猛进的新兴技术,

如数据挖掘(DataMining,简称 DM)、拓展现

实(ExtendedReality,简 称 XR)、数 字 孪 生

(DigitalTwin,简称DT)等,2014年发布的标

准也逐渐显露出学用脱节、定位模糊、时效性

差等局限性,亟待修订。在此背景下,美国作

为世界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andCom-
municationTechnology,简称ICT)的引领者,

其国际教育技术协会(InternationalSocietyfor
TechnologyinEducation,简称ISTE)所研制

的教师 信 息 技 术 应 用 能 力 标 准 可 供 参 考 和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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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的版本更迭

  美国作为最早开展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培养和评估的国家之一,其ISTE从1993年

开始便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截至目前,已先

后发布5个版本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详见表1)。最新版标准为2017年 发 布 的

《ISTE教育者标准: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指

南》(ISTEStandardsforEducators:AGuide

forTeachersandOtherProfessionals,以下简

称《ISTE教育者标准》)。它基于发展学生核

心素养的目标诉求,更好地阐释了教师在数字

时代的多重身份和职责分工,目前已被全美49
个州采纳。

表1 美国ISTE不同版本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比较

背景 发布时间 文件名 维度 具体指标

美国计算机

与互联网尚

未普及

1993年
《ISTE 面 向 全 体 教 师

的技术基础标准》
无维度划分 13项

1997年
《ISTE 面 向 全 体 教 师

的技术基础标准》
3个(计算机基本操作与概念;技术支持下的个人

发展与专业实践;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18项

美国计算机

与互联网基

本普及

2000年
《ISTE国家教师教育技

术标准和评价指标》

6个(技术操作与概念;规划并设计学习环境与活

动;教学、学习与课程;评估与评价;教师专业发展

与实践;社会、法律以及人类问题)
23项

美国当代教

育改革第六

次浪潮

2008年
《ISTE国家教师教育技

术标准和评价指标》

5个(促进学生创造性学习;设计数字化学习活动

与开发相关评估工具;示范数字化时代的学习与

工作;提升数字公民意识与素养并成为典范;参与

专业发展并提升领导力)

20项

AI等新兴技

术涌现
2017年

《ISTE教育者标准:教师

和其他专业人员指南》
7个(学习者;领导者;数字公民;协作者;设计者;

促进者;分析者)
24项

  资料来源:根据ISTEsTechnologyFoundationStandardsforAllTeachers(1993)、ISTEsTechnologyFoundationStandardsfor

AllTeachers(1997)、ISTE NationalEducationalTechnologyStandards(NSTS·T)and PerformanceIndicatorsforTeachers

(2000)、ISTE NationalEducationalTechnologyStandards(NSTS·T)andPerformanceIndicatorsforTeachers(2008)、ISTE

StandardsforEducators:AGuideforTeachersandOtherProfessionals(2017)整理。

  (一)“国家教育技术规划”:美国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标准的领航者

美国联邦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Office
ofEducationalTechnology,U.S.Department
ofEducation)自1996开始,先后发布了6版

“国家 教 育 技 术 规 划”(NationalEducational
TechnologyPlan),分别是1996年的《让美国

学生为21世纪做好准备———迎接技术素养的

挑战:一份关于教育与技术的国家报告》(Get-
tingAmericasStudentsReadyforthe21st
Century:Meeting the Technology Literacy
Challenge.A ReporttotheNationonTech-
nologyandEducation)、2000年的《在线学习:
将世界一流教育置于所有儿童的指尖》(E-
Learning:Puttinga World-ClassEducation

attheFingertipsofAllChildren)、2004年的

《迈向美国教育的黄金时代:互联网、法律以及

今天的学生是如何期待变革的》(TowardA
New Golden Agein American Education:

How the Internet,the Law and Todays
StudentsareRevolutionizingExpectations)、

2010年的《改变美国教育:技术驱动的学习》
(TransformingAmericanEducation:Learn-
ingPoweredbyTechnology)、2016年的《为未

来而学习:重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Future
Ready Learning:Reimaginingthe Roleof
TechnologyinEducation),以及2017年的《重
塑技术在教育中的角色:2017国家教育技术计

划更新》(ReimaginingtheRoleofTechnology
inEducation:2017NationalEducation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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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logyPlanUpdate)。
纵观6份“国家教育技术规划”,美国从国

家战略层面明确了技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

重要性,尤其是高度肯定了教师的地位与作

用。对于“教师如何应对技术变革”这一议题,
“国家教育技术规划”从重视教师的技能培训

逐步过渡到强调教师也是技术变革的参与者,
要求教师不仅要帮助自己和学生掌握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同时更应该主动参与到技术变革

的实践中,积极建构,发挥自身的角色优势,促
进教学和技术的深度融合。尤其是2017年的

“国家教育技术规划”,在基本保留2016年内容

的前提下,补充增加了最新的教育信息统计数

据与资料,进一步完善了教师标准[3]。“国家教

育技术规划”为美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

准的研制与开发提供了实践思路和理论基础。
正是因为有国家教育技术规划的引领,才使得

美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的发展方向

明晰、路径正确。
(二)ISTE学生标准:ISTE教师标准的理

念先导

相对教师标准而言,学生标准在ISTE一

系列教育技术标准中占据更核心的地位。譬

如,1998年发布的《ISTE国家学生教育技术标

准》(ISTE NationalEducationalTechnology
StandardsforStudents)明确了信息时代学生

需要掌握的教育技术知识和能力,包括教育技

术相关的概念内涵、实际操作、工具使用等[4],
与之相应,2000年发布的《ISTE国家教师教育

技术标准和评价指标》[ISTE NationalEdu-
cationalTechnologyStandards(NETS·T)

andPerformanceIndicatorsforTeachers]也
重点关注了技术操作与概念 [5]1。又如,2007
年的ISTE学生标准将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划分为创造力和创新(CreativityandInno-
vation)、沟通和协作(CommunicationandCol-
laboration)、研究和 信 息 处 理 能 力(Research
andInformationFluency)、批判性思维、解决问

题和决策能力(CriticalThinking,ProblemSol-
ving,andDecisionMaking)、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hip)、技 术 操 作 与 概 念 (Technology
OperationsandConcepts)等维度[6],与之配套

的2008年版ISTE教师标准也将促进学生创

造性学习、设计数字化学习活动与开发相关评

估工具、示范数字化时代的学习与工作、提升

数字公民意识与素养并成为典范、参与专业发

展并提升领导力作为了评估维度[7]1-2。《ISTE
教育者标准》发布之前的2016年6月,ISTE发

布 了 最 新 版 学 生 标 准———《ISTE 学 生 标

准———利用技术进行学习实用指南》(ISTE
StandardsForStudents:A PracticalGuide
forLearningwithTechnology)。此标准基于

7大角色定位,即被赋权的学习者(Empowered
Learner)、数字公民(DigitalCitizen)、知识建构

者(KnowledgeConstructor)、创新设计者(In-
novativeDesigner)、计算思维者(Computation-
alThinker)、创意沟通者(CreativeCommuni-
cator)、全球合作者(GlobalCollaborator)[8]3-5,
阐释了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而2017年的

《ISTE教育者标准》同样赋予了新时代教师7
种社会性角色,即学习者(Learner)、领 导 者

(Leader)、数字公民(Citizen)、合作者(Collabo-
rator)、设 计 者(Designer)、促 进 者(Facilita-
tor)、分析者(Analyst),并通过对每个角色进

行概念澄清、指标阐述以及行动指导,明确了

教师在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中的信息技术应

用规范,揭示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

方向[9]10-12。综上所述,ISTE学生标准与ISTE
教师标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如果

没有学生标准的科学要求和具体方向,很难研

制出与之相配套的教师标准,同时后者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发展这一终极目标也难以实现。
(三)《ISTE教育者标准》:美国以往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的继承者

如 表 1 所 示,ISTE 于 1993 年 发 布 的

《ISTE 面 向 全 体 教 师 的 技 术 基 础 标 准》
(ISTEsTechnology FoundationStandards
forAllTeachers),并没有对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进行具体的维度划分,仅提出了13项具

体指标[10]。1997年,ISTE发布了第2版同名

教师标准,其下设立了3个内容维度和18项具

体评价指标,进一步细化了对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的要求[11]。2000年,ISTE发布的第3
版教师标准更名为《ISTE国家教师教育技术

721



标准和评价指标》[ISTENationalEducation-
alTechnologyStandards(NSTS·T)and
PerformanceIndicatorsforTeachers],将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扩充为6个维度和23
项具体指标,内容与前两个版本相比有了质的

变化[5]1-2。2008年,ISTE发布第4版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内容维度变为5个,具体指

标20项,与第3版相比明确了操作层面的具体

做法[7]1。为应对不断革新的信息技术,ISTE
于2017年发布了第5版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标准,即《ISTE教育者标准》,将内容维度增

加到7个、具体指标扩展至24项[9]14-26。作为

信息技术发展到数字时代的高阶产物,《ISTE
教育者标准》基于教师的7大社会性角色定位,
明确了教师在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中的信息

技术应用规范和信息技术能力发展方向。从

“教师”到“教育者”的易名,扩大了标准的适用

范围,不仅包括教师,还包括教育领域的其他

教育工作者,从而为美国面向未来的教师发展

和学生培养提供了全新的指南与依据。

ISTE历时近30年,先后发布了5个版本

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此后还将持续

更新。标准版本的更替既回应了技术变革对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更高的能力要求和挑

战,也体现了美国联邦教育部及ISTE等专业

机构对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不断探

索。ISTE5版不同的教师标准,每一版都是对

前版的继承与革新,其目的在于立足“国家教

育技术规划”,将教师的个人发展与学生核心

素养发展相结合,通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的不断提升,培养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21世纪人才。

二、美国《ISTE教育者标准》的价值取向

与前4版相比,ISTE于2017年发布的教

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名称发生了变化,由
此前的《ISTE国家教师教育技术标准和评价

指标》变为《ISTE教育者标准:教师和其他专

业人员指南》,但其核心概念和深层内涵依旧

指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目的是为教师教

育和教师培训提供规范与准则,促使其从单一

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转向教师信息

素养的全面提升。与此同时,该标准还尝试对

美国新媒体教育联盟(NewMediaConsortium,
简称 NMC)与 学 校 联 网 联 盟(Consortiumfor
SchoolNetworking,简 称 CoSN)联 合 发 布 的

《NMC/CoSN地平线报告:2017基础教育版》
(NMC/CoSNHorizon Report:2017 K-12
Edition)所提出的“如何重塑教师的角色”[12]

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一)《ISTE教育者标准》的功能定位

《ISTE教育者标准》是指导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培养和提升的相关标准。该标准是

在全球数千名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参与下最终

制定而成的,反映了教学职业的演变,同时关

注技术在提升学习能力方面的前景。它为世

界各地的教师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提升路线图,帮助其在课程、教学、专业

学习等方面深思熟虑,有目的地、战略性地应用

信息技术,同时深入实践、促进同伴合作、重新思

考传统教学法,并推动学生做好学习准备。
首先,《ISTE教育者标准》的根本目的是

为学生带来深刻的、变革性的学习。从教育的

角度而言,无论是哪一种课程或者方法,无论

是作用于教师还是领导者,其最终目的都是为

学生服务,终极目标是促进学生发展。因此,
《ISTE教育者标准》是关于教育教学的指南或

方针,而不是一种机械性工具。
其次,《ISTE教育者标准》是为教师和教

师教育工作者专门开发的。教师可以通过对

它的学习,一方面增进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同时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通过现代化的

思路创新教学方法、转变教师角色、指导教学

设计、促进专业成长。
最后,《ISTE教育者标准》对于教育管理

者而言,不仅可以依靠它来推动整体的数字化

学习变革,还可以通过它来支持局部的学校改

进计划,包括教师专业发展、课程与教学活动

设计等。简而言之,《ISTE教育者标准》旨在

帮助教师和教育管理者转变教学观念,理解并

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最终促进学生发展。
(二)《ISTE教育者标准》的价值理念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三次教育信息

技术革命,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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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正引发教育系统的第四次教育革命。第一

次教育信息技术革命发生在原始社会向农业

社会的过渡期,文字的创造与使用将人们的思

维、经验等记录下来并加以传承,专门的教育

机构———学校———以及专职的教育人员———
教师———由此产生。第二次教育信息技术革

命发生在农业社会,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与

推广为知识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极大地促

进了学校的扩张和教育的普及。第三次教育

信息技术革命发生在工业社会,标志是电报、
电话、广播、电视的发明和普及,它打破时空限

制,同时为数以万计的人提供服务,使教育规

模空前扩大。第四次教育信息技术革命发生

在信息社会,标志是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

应用,它彻底颠覆了信息传播“中央复杂,末端

简单”的传统规律,触发了教育领域包括目标、
内容、方法、策略、资源等要素在内的结构性变

革,正从根本上改变着教育的生态环境,推动

着教育的整体变革和创新。
在以往的历史性变革中,人们花了很长一

段时间才完全理解新兴技术对于教育发展的

巨大推动作用。而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教师是

关键性力量。回顾美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标准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最新颁布的《ISTE教

育者标准》核心理念发生了三大转变。

1.数字学习的焦点由教师驱动转向学生驱动

以往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中,教
学过程中的重心通常是教师,学生则被视为被

动接受者。随着信息技术和教学理念的不断

革新,教学过程中的重心逐渐过渡到教师对学

生的支持上,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教育

理念。学习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在于

信息技术融入课堂与生活,打破了传统教育的

藩篱。当学生获得新的经验与技能时,便可以

跨越学时空限制,利用技术挖掘无限的信息资

源。教师不再是信息的主要来源,其工作重心

变为帮助学生自己去寻找信息、理解信息。学

生通过设定目标、选择策略、解决问题,建构自

己的知识体系。因此,《ISTE教育者标准》特
别强调学生驱动的教学方式,即学生从被动转

为主动,积极参与到信息技术的学习和使用

中;教师则从教育教学的主导者或权威者,转

变为教学协作者和教学辅导者[9]7-9。

2.技术利用的核心由专注技术开发到规

避技术导向

无论是计算机、网络还是人工智能,作为

一种技术形态,均强调技术的可用性和工具

性。但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更应该强

调人的价值,而非物的用处。ISTE1993年版

和1997年版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均凸

显了操作本位的技术观,重视教师对以计算机

为主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设备的使用。2000
年版教师标准则强调教师应将技术渗透到教

学过程的任一环节,秉承的是工具本位的技术

观。2008年版教师标准开始贯彻能力本位的

技术观,关注教育教学的核心意义,即培养学

生,并由此提出了回归教育本真和发展学生信

息素养的观点。2017年的《ISTE教育者标准》
正视教育的本质规定和价值诉求是“培养人”,
着重强调了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以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个

性化,体现了“育人为本”的技术观。以往的技

术应用只是将目光放在转变传统教学方式上,
如纸质表格数字化、纸质书本数字化、黑板和

白板数字化等,虽然其对教学效率的提升作用

不可否认,但对教学质量的改善却很难评估。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是规避技术导向,即秉

持“技术改变教育而非引领教育”的理念,既反

对盲目拒斥技术的心态,也反对那种盲目推崇技

术的做法,推动技术与教育教学从融合应用向创

新发展演变,真正实现技术赋能、教育启智。

3.数字工具的重心由学会使用到重视应

用效能

早期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关注

重点为教师对数字工具,如电子表格和文字处

理工具等的使用。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
师虽然通晓如何使用数字工具,却不知道如何

将其 有 效 地 融 合 应 用 于 教 学 中。针 对 此,
《ISTE教育者标准》作了专门修订,强调要将

重点从数字工具的使用转向工具效能的提升。
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开启了教师通过数字化工

具提升教学效能的新方向,另一方面将数字化

学习的重心从工具本身转为重新追寻教育本

身的意义,使教师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思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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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重构教学环节等方面。

  三、美国《ISTE教育者标准》对教师角

色的价值重塑

  《ISTE教育者标准》以教师角色定位为出

发点来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将教师的社会性角

色划分为7个维度:学习者、领导者、数字公民、
协作者、设计者、促进者、分析者。一方面,学
习者、领导者、数字公民三大角色定位强调了

利用信息技术为教师专业发展赋能;另一方

面,协作者、设计者、促进者、分析者四大角色

定位指明了教师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善教学

效果和提升学生学习成效,使教师成为学生学

习的催化剂[9]14。《ISTE教育者标准》所强调

的七大角色在教学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它们从不同维度评估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水平,进而多方位促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的发展。
(一)教师作为“学习者”
当提到“终身教育”时,教师常常会忘记其

对象也包括自己。事实上,教师作为学习者的

旅程永远不应结束。教师有责任让学生为其

未来发展做好准备,而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

须自己先成为主动的学习者,不断丰富、拓展

自身的知识与技能,通过反思实践提升专业素

养,同时也要向学生展示自己持续学习、改善

自我的过程,以形成示范效应。教师作为“学
习者”,包含以下3项具体指标:(1)设立专业的

学习目标,探索和应用基于信息技术的最佳教

学方法,并反思其有效性;(2)通过创建与主动

参与本地和全球性的学习网络,寻求专业发

展;(3)关注支持改善学生学习结果的最新研

究,包括学习科学的相关发现。
上述指标为教师提供了符合标准的、具体

的、有形的方法或方向,如通过设定目标来有

意识地学习、构建学习共同体、及时地进行自

我检测等。与此同时,教师还应该考虑以下两

个问题:(1)学生对教师而言意味着什么;(2)教
师将如何与同事、学生一起学习。总而言之,
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合作层面,教师都需要

将学习视为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不断地寻找

最佳学习方法和策略,并将其付诸实践。

(二)教师作为“领导者”
信息技术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强大工具,可

以成为教学变革的利器,然而大多数教师并不

十分明确信息技术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当信

息技术在教学活动中被广泛推广时,教师需要

担负起领导责任,与同事一起探索如何通过技

术变革教学。与其他教师、教育管理者和社区

成员分享专家观点的教师,可以促成有力且有

意义的教育变革。
教师作为“领导者”,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1)作为教育变革的推动者,教师该如何行动;
(2)教师该如何在学校发挥其优势;(3)“领导

力”有哪些不同的表现方式,教师如何在课堂

上发挥其领导作用;(4)教师可以采取哪些方

式来为学生赋能。“领导者”标准展示了教师

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增强自身能力、改善教学活

动和教学过程。而且领导者的自我导向和自

我驱动还可以促使教师通过技术为学生赋能,
以满足学生学习的多样化需求。此外,各级各

类教师都有成为领导者的权力,当其感知到自

身有能力成为领导者时,可以促进其在信息技

术的推广中发挥更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因此,
教师需要寻找机遇,展示其领导才能,树立领

导意识,以促进更具深度的教与学变革。
(三)教师作为“数字公民”
美国社会学家杰森·欧勒(JasonOhler)

在其 著 作《数 字 社 区 与 数 字 公 民》(Digital
Community,DigitalCitizen)一书中指出,现
代社会公民拥有双重身份:其一是传统的田野

式社 区 公 民;其 二 是 数 字 社 区 中 的 数 字 公

民[13]。《ISTE教育者标准》将“数字公民”定义

为能够安全地、合法地、符合道德规范地使用

数字化新兴工具的人[9]17-19。无论是教师还是

学生,当身处数字世界,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

的公民身份,学习如何在工作、学习、娱乐中合

规行使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学会尊重他人并建

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参与到数字社会的建

设中。教师作为一名合格的“数字公民”,包括

3项具体的指标:(1)为学生创造经验,鼓励他

们为数字社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负责任的贡献;
(2)建立一种学习文化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培养批判思维,促进其数字素养的形成;(3)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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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对其知识产权和财产进行保护,合法

地、道德地和安全地使用数字工具;(4)建立有

关个人数据和数字身份的管理系统,保护学生

的数据隐私。
“数字公民”角色定位描述了教师在数字

时代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责任。教师可以指

导学生行使其数字公民的权利,以共同发展数

字社区中的规则和规范。信息技术不断推陈

出新,这意味着教育将持续面临各种挑战以及

机会。教师和学生可以一起批判性地思考新

兴技术(如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作为数字

公民,教师应考虑以下问题:(1)对于所有社区

(包括数字社区和非数字社区)的公民来说,哪
些属性最为重要;(2)教师如何激励学生在数

字社会进行深度思考;(3)教师该如何表现得

更具目的性;(4)教师如何在其常规性教学活

动和教学设计中践行数字公民标准。
(四)教师作为“协作者”
有研究表明,合作在改善教育实践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14]。教师需要花费时间与他人进

行协作,共享数字教育资源,分享彼此的想法,
一起探索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提高教学实践效

果。良好的协作可促使教师更好地提高学生

的学习成效。
教师可以与其他教师甚至包括学生和家

长,共享教与学的经验,挖掘相互学习的潜能。
作为“协作者”,教师需要考虑如何促进与学

生、家长、同事之间有意义的合作,因此其下设

有以下3项具体指标:(1)与同事协作,共同利

用信息技术创设真实的学习情景;(2)与学生

协作,发现新的数字资源并共同学习如何利用

该资源,同时学会诊断和解决技术问题;(3)利
用信息技术让学生与他人进行虚拟互动和交

流,拓展学生真实的学习体验;(4)与学生、家
长、同事进行沟通时,展示出自身的文化素养

和协作思维。具体而言,教师可以通过有目的

地设定任务与他人合作,并建立专业学习网络

(ProfessionalLearningNetworks,简称PLNs)
获得专业成长。此外,有效合作包括多个方

面,比如同事分享数据分析策略、家长分享激

励策略、学生分享如何使用新技术等。这类分

享都来源于有价值的合作伙伴,教师可以通过

贡献其想法、策略、技能等回报分享者。总而

言之,协作可以增进教师的知识、技能和理解

力,使一个合格的教师成长为优秀教师。但教

师的协作能力培养必须是有意识的,以提高教

学实践效果和促进深度学习。
(五)教师作为“设计者”
在万物互联的数字社会,教师需要及时更

新自身的信息储存,为身处信息技术环境的学

生,以其学习特点和学习需求为基础提供帮

助,并以此为依托,利用信息技术对教学活动

和教学过程进行重新设计,进而为学生提供更

佳的学习体验。
“设计者”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意识

到设计因素,如角色设计、学习机会设计等,以
开发真实的、学生驱动的活动和环境,更好地

为学生提供支持。教师作为“设计者”,包含以

下3项具体指标:(1)利用信息技术创造和改善

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满足学生的差异化需求并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2)创设符合课程标准的

真实学习情景,促使学生积极使用数字工具和

数字资源,最大程度地推动深度学习;(3)探索

和运用教学设计原则,创建创新型数字环境并

支持学生在其中进行学习。技术变革为教师

提供了重新思考、重新设计教学的机会。对于

教师而言,及时更新教学理念与方法并不断践

行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设计者”,教师需要参

考ISTE学生标准,亲自设计一系列基于技术

整合,支持学生自主学习、深度学习的活动,为
学生提供与数字世界联结的机会。

(六)教师作为“促进者”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教师“教”的

最终目标是使学生“学会学习”。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教师需要教导学生勇于面对未来来自

学习、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挑战。因此,教师

需要考虑两个问题:(1)如何从信息提供者这

一传统角色转变为学生知识促进者;(2)如何

体现“学生的导师”这一角色。作为“促进者”,
教师要利用技术促进学生学习,支持学生达到

ISTE学生标准,具体包括以下4项指标:(1)创
建一种文化,让学生在自主学习或小组学习中

对自己的学习目标和结果拥有自主权;(2)在
数字平台、虚拟环境、创客空间等学习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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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提供技术和策略支持;(3)创造富有挑

战性的学习机会,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运用设计

和计算思维来解决问题;(4)培养学生的创造

能力和表达能力,以增进交流和建立联系。
(七)教师作为“分析者”
教师应理解并运用大数据来驱动其教学

工作的开展,同时支持学生达成学习目标。技

术为学生展示自己提供了一系列方法,也为教

师提供了获取、分析和使用数据的途径。技术

还可以提供即时的、有针对性的反馈,以帮助

学生及时纠正错误。“分析者”主要涉及数字

化的教学评估。判断一个学生是否朝着正确

方向前进的方法之一便是大数据分析,丰富多

样的数据信息可为教师提供直观而清晰的学

情画像。数据分析不仅可以揭示学生学习的

个体差异和特征,还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某一特

定群体的学习发展趋势。数字化工具能够最

大限度地为分析者提供支持。教师可以利用

强大的数据分析来推动教学改革,以满足每个

学生的需求。
作为“分析者”,教师需要考虑下述问题:

(1)我应该使用哪些数据,这些数据如何为我

的工作提供信息以及帮助我高效地完成工作;
(2)学生如何能够根据自身的数据进行自主学

习。“分析者”要求教师将技术纳入教学评估,
并允许学生利用技术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效,具
体包括3项指标:(1)为学生提供可供选择的数

据分析工具和技术;(2)及时向学生提供学习

反馈并指导学生进行学习,同时利用学情分析

技术来设计和实施满足学生需求的形成性评

价与总结性评价;(3)与学生、家长和教育利益

攸关者及时沟通,并利用评估数据改进教学和

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四、美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的特征与启示

  任何事物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征,人类的

实践活动也是如此。美国的教师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标准体现出如下特征:
(一)时代性

美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2000年,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教育迎来了新的基点,教育信息化也站

上了新的高度,美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

准的重心由操作本位转向工具本位。同时,为
了让教师能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2000年版教

师标准在能力维度增加了社会现象、法律规

范、民族及人类问题等内容。2008年版教师标

准则基于美国第6次教育改革浪潮背景,所秉

持的理念由工具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强调教师

利用信息技术的协同发展来构建其能力体系。
随着美国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教师教学和

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成为新的发展趋势,2017年

的《ISTE教育者标准》正是在此背景下被推

出。该标准不再同于以往的教师标准———通

过对能力维度的定义阐明教师信息技术能力

何去何从,而是通过重新定位和分析教师角

色,力求使教师角色职责分工明确、教师发展

定位清晰,更加强调教师角色的自我审视和自

我建构,不仅时代性鲜明,而且兼具前瞻性,旨
在根据发展需求来反思和定位教师信息技术

能力的着眼点与立足点。
除时代性外,美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标准新旧间的延续性也清晰可见。如从2008
年版教师标准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2000年版

教师标准的继承与发展,2017年《ISTE教育者

标准》中的7个角色定位也可以从2008年版教

师标准的6个一级维度中寻找到踪迹。如:“提
升数字公民意识与素养并成为典范”对应“数
字公民”;“示范数字化时代的学习与工作”对
应“学习者”;“参与专业发展并提升领导力”对
应“领导者”;“促进学生创造性学习”对应“促
进者”。总体而言,美国每个版本的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标准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

展了前一版标准,是以往标准顺应时代发展的

一种延伸和拓展。
此外,美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还

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如《ISTE教育者标准》最
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针对每一个教师角色都

提出了 具 体 的 行 动 指 南,使 其 更 具 应 用 性。
“行动指南”从指标释义出发,预设教师在应用

标准时会出现的问题或难点,由此提出了一系

列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例如,教师作为“分析

者”,需要思考“如何使用数据”“如何获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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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生如何提升数据能力”等问题。针对这

些问题,“分析者”行动指南给出了6个解决策

略,如培养学生洞察力、使用学生数字档案等。
《ISTE教育者标准》中的“行动指南”在标准应

用过程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为教师使

用标准和提升能力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增强了

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在特定时代的适用性。
(二)指向性

ISTE教育技术标准的适用对象有着明确

的指向性。仅以最新版标准为例,ISTE专门

针对学习者、教育者、管理者、培训者发布了不

同的标准文本。其中学生标准和教师标准还

对各自承担的社会性角色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并根据不同角色提出了具体的评价指标,使标

准的指向性更加明确。相比2000年版和2008
年版教师标准侧重于对教师所应具备的各种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进行总结和归纳,2017年的

《ISTE教育者标准》更加强调教师的自主性和

创新性。《ISTE教育者标准》对于教师学习的

关注度远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师ICT
能力框架”、英国的“ICT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标准”、日本的“教师ICT应用能力标准”、美国

的“AECT 标准”和“ACRL标准”等。“学习

者”是《ISTE教育者标准》对于教师最重要的

角色定位,位列第一,强调教师对自身专业发

展的主动建构。首先,《ISTE教育者标准》强
调教师应主动与学生、同事、专家和全球网络

社区进行经验交流。其次,《ISTE教育者标

准》就教师如何主动学习提出了学习目标、学
习方法和反思过程,同时要求教师的学习应与

学生的学习保持一致。最后,《ISTE教育者标

准》指出教师主动学习所要达到的目标是通过

主动参与和反思实践,不断获取经验改善自身

教学实践,最终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9]14-15。
再如“分析者”角色。这一角色为首次提

出,在以往标准中并未出现过。教师作为教学

活动、学生培养和学校管理的主导者,不仅需

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活动、设计教学过

程,还需要科学地利用信息技术有效分析教学

效果或学习成效,及时提供反馈和进行反思,
因此“分析者”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作

为“分析者”,需要学会利用技术在海量的数据

中挖掘有价值的成分,进而通过深入研究获取

相关数据以改善教学过程或教学方法。《ISTE
教育者标准》创造性地引入“分析者”角色目的

有三。其一,通过培养教师挖掘数据和分析数

据的能力优化教育评价机制,包括形成性评价

和总结性评价。其二,将教师素养与数据素养

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非常重视数字时代教

师数据素养的发展,认为数据素养是新时代教

师评价的重要内容。其三,重视学生的学习效

果反馈。无论发展教师何种素养,其最终目的

都是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发展。利用大数据分

析,可以更加精细化、精准化地刻画学生的学

情,从而便于教师及时地对学生进行反馈和指

导,并采用更优化的策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三)以赋权学生为核心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最终要作用

于学习的主体———学生。传统的教师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标准往往只注重教师如何去学习

和使用技术,过于强调教师在课堂上的控制者

和监督者角色。如ISTE2000年版和2008年

版教师标准的重心即分别为学习信息技术和

使用信息技术。但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

培养人,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应该回归

教育本真,为新时代培养合格人才。基于这一

理念,2017年推出的《ISTE教育者标准》的重

心变为利用信息技术颠覆传统教学认知,使其

由教师驱动转变为学生驱动,由传统的教师主

导学习转变为学生自主创造性学习,信息技术

的使用也由教师主控转变为学生主动参与,强
调让学生在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在学习相关的内容、方式、策略、模
式、路径时掌握更多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从而

最大程度地彰显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ISTE2016年版学生标准将“被赋权的学

习者”作为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首要

维度,要求学生在学习科学的指引下,能够积

极、主动地利用技术选择学习资源、实现学习

目标和展示学习能力。“被赋权的学习者”包
括以下4项具体指标:(1)学生明确并设定个人

学习目标,制定策略,利用技术实现这些目标,
同时反思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效果;(2)学生以

支持学习过程的方式建立网络和定制学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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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3)学生通过技术寻求反馈,以各种方式改

进实践并展示学习;(4)学生理解技术操作的

基本概念,具备选择、使用和解决当前技术问

题的 能 力,同 时 能 够 将 其 用 于 探 索 新 兴 技

术[8]3。由此,2017年《ISTE教育者标准》的主

要意图即为赋权学生学习,利用信息技术为学

生创设更多元的学习环境,提供更丰富的学习

体检,因材施教,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个性化学

习和深度学习目标的实现。此外,《ISTE教育

者标准》中教师作为学习者的角色定位,可谓

与2016年版学生标准相辅相成,不仅强调教师

要让自身成为主动的、具有个性的、多元的学习

者,同时也要培养学生具备同等的学习能力。
(四)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诉求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关键不是

信息技术本身,而是要回应“培养什么样的人”
这一问题。人类迈入21世纪,各国及各专业

组织纷纷聚焦新时代人才培养要求,从国际、
国家、社会以及个人成长等多维度探讨“核心

素养”(centurycompetences)。所谓核心素养,
指个体所具备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

念、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的有机融合[15]。教师

核心素养和学生核心素养虽然指代对象不同,
但二者不可偏废,彼此应相得益彰。教师促进

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而学生核心素养又是教

师核心素养形成的基础。换句话说,学生核心

素养和教师核心素养在内在逻辑上是统一的,
即什么样的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什么样的

教师培育出什么样的学生。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的研制,必然

包含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思考。ISTE分别于

1998年、2007年和2016年发布了3个版本的

学生标准。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从内容维

度上看,教师标准都与学生标准相呼应。如:

1998年版学生标准和2000年版教师标准都强

调要理解技术的基本概念和掌握技术的基本

操作;2007年版学生标准和2008年版教师标

准均关注信息技术的创造性使用;2016年版学

生标准和2017年版教师标准———《ISTE教育

者标准》———都聚焦各自的社会性角色提出相

对应的具体指标。2016年版学生标准中所提

出的被赋权的学习者、数字公民、知识建构者、

创新设计者、创意沟通者、全球合作者和计算

思维者,《ISTE教育者标准》都分别予以了回

应。如:教师作为“学习者”,强调教师学习和

学生学习保持步伐一致;教师作为“领导者”,
强调利用信息技术增强学生能力;教师作为

“数字公民”,关注教师与学生数字素养的共同

发展。“促进者”“协作者”“设计者”“分析者”等
角色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对于教师作为学

生学习催化剂的要求。此外,2018年,ISTE还

专门出台《ISTE教育者标准:计算思维能力》
(ISTE StandardsForEducators:Computa-
tionalThinkingCompetencies)这一补充说明,
力求通过提升教师的计算思维能力来培养学

生的计算思维能力[16]。由此可见,美国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

目标诉求,致力于使其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符
合学生需求的教师。

五、结语

美国2017年发布的《ISTE教育者标准》,
立足数字时代人与教育的发展需要,对教师信

息技 术 应 用 能 力 提 出 了 新 的 目 标 和 要 求。
《ISTE教育者标准》从关注教师技术应用到强

调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创新,从教师主导到学生

驱动,为美国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发展以

及学生培养提供了全新的指南和依据。作为

信息技术发展到数字时代的高阶产物,《ISTE
教育者标准》明确了新时代教师的角色定位和

职责分工,规定了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信

息技术应用规范和发展方向,特别关注了标准

的可操作性以及教师能力指标的指向性。此

外,从“教师”到“教育者”的易名,扩大了标准

的适用对象,以从整体上提升教育系统人员的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使其能更好地应对技术变

革对教育的挑战,兼具时效性和前瞻性。对于

美国《ISTE教育者标准》或教师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标准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于对标准文本

的简单解读,更应该深度挖掘标准内含的价值

理念,逐步加深对“人/技术/教育”三者关系的

理解,从而对我国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

的修订作出新的思考,并以此为契机,开启数

字时代教育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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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ReshapetheRoleofTeachersintheDigitalAge:
ReconsiderationofAmericanTeachersInformationTechnologyApplicationAbility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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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tandardisthecriteriontomeasureteachersinformationtechnologyapplicationability.
Itisnotonlybeneficialto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butalsohelpstoimprovethe
teachingeffectandoptimizetheteachingprocess.Since1993,InternationalSocietyforTechnologyin
Educationhassuccessivelyissuedfiveversionsofteachersinformationtechnologyapplicationability
standards.Itsnewlypromulgated"ISTEStandardsforEducators"in2017hasbeenrenamed,butthe
coreconceptsanddeepconnotationsstillpointtoteachersinformationtechnologyapplication
capabilities.Itspurposeistoprovidenormsandguidelinesforteachereducationandtraining,from
singlecultivationofinformationtechnologyapplicationabilitytrainingturnsto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ofinformationliteracy.Basedonthegoalofdevelopingstudentscoreliteracyand
focusingonempoweringstudents,EducatorStandardsdividesteacherssocialrolesintotwocategories
andsevendimensions,toconstructevaluationindicatorsandbetterexplainthemultipleidentitiesand
responsibilitiesofteachersintheageofintelligence.
Key words:teachersprofessionalstandards;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ISTE
StandardsforEducators;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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